同唱吴江南社曲

（后记）
研究南社多年，我早就有意写一本吴江与南社的集子，首先，想将搜集到的吴江与南社的种种资料保存下来；其次，总结吴江对南社的贡献。

2008年初春，我的忘年交朋友、刚走马上任的吴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凌龙华找到我说：你是柳亚子纪念馆前馆长，2009年是南社成立一百周年纪念，作为南社“大户”所在地，一定要请你把吴江与南社的研究史料奉献出来！好啊，政协文史委搭起了平台，让我及我的同道登台一唱南社之曲，我非常高兴。当即动手，回忆十多年来与南社后裔交往叙谈的点点滴滴。原以为这是一本现成的书，不料一上手，远不是那么回事。也好，“吴江与南社”这一曲，我们不传，谁传？现在不传，更待何时？

决心一下，马上行动，采访南社后裔，走访前辈宿儒。
我逐一登门拜访，加上鸿雁联系，手机短信、网上邮箱和QQ全都派上了用场。诸如黄元琳、吴介安、王涟、王汾、蒯贞幹、陶绍煌、陶神州、平懋玉、陈洪涛、费公直、黄病蝶、周云、夏应祥、许康侯、王大觉、叶楚伧、袁镜涵、毛啸岑、汝景星、钮擎球、柳搏霄、蔡真等人的后裔，我多次面对面地向他们求教，至于柳亚子与陈去病的儿孙辈，那更是频繁接触，不消说得了。各镇的前辈宿儒以及行家，请教得也很多。震泽李廉深，盛泽周德华、沈莹宝、萧海铭，芦墟张舫澜、顾永翔、凌怀品、夏强己，同里计东生，黎里翁惠农、徐德森、徐文熊、周大有、蒯庆生，还有周庄刘冀、上海倪九余、苏州金本中、南京金建陵等等。同里镇的南社与同南社社员多，他们的后裔及知情人也多，计东生先生帮我两次召集当地七八位知情人，召开座谈会，获得了许多鲜活的资料。张舫澜先生在吴江研究南社最早，搜集资料最多，我多次拜访，采集得很多第一手资料及照片，他还陪我拜访芦墟的南社后裔，收获多多。黎里周大有先生拿出了他保存下来的当年酒社在开鉴草堂的两张合影，十分珍贵。张舫澜先生、萧海铭先生和殷秀虹女士，分别为本书撰写了许康侯、李涤和许半龙的小传。
南社成员的著作，当然是获取资料的主要渠道，我重读了吴江南社社员，诸如柳亚子、陈去病、沈眉若、沈颖若、周嘉林、王大觉、叶楚伧、范烟桥、柳搏霄等人的著作，也涉略其他南社成员的文字。此外，我从庄树强、吴国良、殷安如等人编辑的《吴江文史资料》，特别是专集中获取有关南社的种种，也从俞前、张明观、陈志强、李炳华、徐宏慧、王稼冬等人的著作及文章中搜集到不少东西。资料来了，接下来就是分类、比较与鉴别，这又少不得上述人士的指点。
《吴江与南社》要开笔了，有几个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南社的时段，这牵涉到南社成员的人数。南社研究界，一般说到南社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就只指1909年到1923年之间的南社，也有人称之为“老南社”的。广义的南社则包括南社、新南社和南社纪念会。本书的南社就是广义的南社，还加上3位南社湘集（南社湖南分社）成员。这3名成员，他们为了学习古诗文，要求参加南社，可是南社已经处于停滞阶段，只得转而参加湖南分社。二是吴江的范围。历史上吴江的区划时有变动，民国时期，周庄的一部分属于吴江。1989年吴江文史资料第九辑《纪念南社成立八十周年专辑》，把周庄的费公直、费善衡、沈流芳归到吴江，而叶楚伧、王大觉等人则属于吴县。其实叶楚伧生活虽在周庄，他的老家却是吴江北厍叶家埭；王大觉的妻子凌蕙纕是莘塔人，结婚后夫妻俩周庄、莘塔轮流居住。把他们归到吴江来，应当说是非常自然的事。我同苏州、南京、上海等地的南社研究专家及周庄的文化人讨论过，他们中有好几位认为，就南社这一概念而言，周庄归入吴江较为妥当。因此，本书把周庄的南社成员，全部归入了吴江。这样，吴江籍的南社社员共有139人，其中南社社员93名，新南社36名，南社纪念会7人，南社湘集3人。
《吴江与南社》共分八节。第一节《吴江人与南社》，写吴江对南社的贡献。第二节《吴江南社社员小传》，立有小传83段，其中有二人以上的合传及附传，计92人。第三节《吴江南社社员名单》，一般都注明姓名字号、生卒年、所在乡镇、入社号等，但有些成员调查不到，只能阙如，有待方家指正补充。第四节《酒社――兼谈销夏社、销寒社和迷楼、乐国》，第五节《同南社》，附有同南社的名单，这是南社在吴江的两个分社。第六、七两节《吴江南社社员斋名表》和《吴江南社社员著作表》，原先还有一节《吴江南社社员作图寄意表》，这是颇有趣味的一节，书稿论证时，考虑到本书的篇幅，于是抽去另行处置。最后一节是《南社研究团体及其价值》。
《吴江与南社》初稿撰写后，吴江政协文史委员会专门召开了一次论证会。与会的专家、领导对书稿给予热情地肯定，同时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提出料许多宝贵意见。特别是张舫澜先生，将全部书稿逐一过目，直到深夜二点半钟还在就有关章节进行商榷，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使我得益匪浅。
《吴江与南社》主要是史料性的集子，要说它的价值，就是挖掘出了相当的史料，多数是抢救性的。这些史料，决不是作者在书斋里可以妙笔生花的。它仰仗了南社后裔，仰仗了各镇的前辈宿儒以及行家。有一点必须说及，南社成立至今历经百年，留下的文献有限，再说有些材料文字互歧，知情人回忆常有出入，搜集记录，整理归类，然后综合比较、分析筛选，以求得到客观结论，至少是笔者自认为客观的结论。限于本人水平，对材料的抉择、取舍及剪裁，不敢自矜；限于本人精力，尚有不少南社后裔未能登门求教，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在此，我欢迎各位读者不吝指教，特别祈求补充材料，提供线索，以待《吴江与南社》日后完善。

最后，感谢吴江市政协与政协文史委的领导，是他们认定了南社是吴江的一张文化名片，是一个打得响的文化品牌，因而最终把《吴江与南社》作为献给南社一百周年的礼物。
　　　　　　　　　　　　　　　　　　          李海珉
2009年元旦于柳南居
